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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女遭逢不偶，卻能旋乾轉坤。接個少姑配老親，天神皆欽敬，富貴蔭滿門。　　乾隆時，吳江縣有一唐玉山，號海翁先生。

家頗富足，品德兼優，曾舉拔貢，家規頗好，不論子、女，都要讀書。妻傅氏，乃孝廉之女，為人賢淑，生四子一女。女名壽姑，

容貌秀美，性情溫和，自幼讀書即能詩文，一家愛惜。海翁常謂妻曰：「女兒才貌俱佳，須要好心教訓。自古紅顏多薄命，倘教訓

不好，反出家門之丑，喪祖宗之德，雖有才貌，不若愚庸。」傅氏亦盡心教育，內即愛憐，外嚴督責。

　　這傅氏之父名芝田，廿四中舉，平日好訟，善於刀筆，極會開條想方，所以年老無子。娶妾又生一女，因花朝日生，取名花

朝。芝田偶染重疾，自知必死，即撫族子承宗。誰知此子不肖，芝田死後，遂將家業蕩敗。母亦憂氣而死。妾復改嫁，丟下花朝，

年方三歲。兄嫂嫌賤，衣食不給，餓冷交加，惟有待斃而已。傅氏歸寧，見而不忍，攜回唐家撫養。

　　花朝只小壽姑五歲，長得一貌如花，性靈心敏，十歲便能吟詠；與壽姑同窗同桌同讀同繡，你憐我愛，十分相得。一日，壽姑

笑謂曰：「我二人情同骨肉，心性相投，可惜上下懸殊，若是姊妹，二人同歸一室，豈不好耍？」花朝亦笑曰：「既然如此，二輩

子一路投胎就是姊妹了；不然我變男子，你做女人，結為夫妻，更加快活。」說畢，二人大笑，從此愈敦和睦。

　　這壽姑幼許馬青雲為媳。且說馬青雲家極富足，好善樂施，品學俱優，自入學後，便不思進取，每日講習玄功。娶妻何氏，性

情潑烈，為人勤儉，持家嚴密，不准青雲妄用銀錢。青雲憚之，把家與他主管，他卻一文不捨，片善不修，凡一切小錢零用都是心

痛的，總想多積銀錢，廣買地方，家中已有萬畝多田，還要想買。怎奈五旬無子，娶一妾三年不孕，逼住丈夫嫁了。又娶一妾，兩

年始生一子，取名年芳。何氏大喜，親身撫養，便欲把妾賣了，青雲再三苦求乃止，以後不准丈夫與妾同宿。聽得唐海翁講究家

規，遂與結親。

　　及壽姑過門，見婆婆如此刻薄，心想：「偌大的家都不為善，怎得長久？」想要諫諍，又無機會。一日，有鄰婦來說隔壁有一

孤老，得病無錢，饑餓將死。壽姑聽得，忙拿錢四百、米三升，叫鄰婦帶去與他。何氏曰：「你這姝崽，好不巴家喲！為啥無故就

拿些錢米與人？」壽姑曰：「婆婆呀：

　　人在難中好救人，況是孤苦病纏身。

　　錢米雖去陰功在，暗中還要把利錢。」

　　何氏曰：「這個女子，總愛講那些空話！又道是：

　　人生只要有銀錢，錢多勢大勝做官。

　　若拿錢米施貧圖，猶如挖了我祖先！」

　　壽姑乘機勸道：

　　婆婆在上容告稟，聽你媳婦把話明。

　　天生富者原是為貧困，望你周濟替天把道行。

　　天生貧者幫富把錢掙，任力任勞與人效走奔。

　　世間名利如浮影，惟有行善是本根。

　　前生所作今生幸，今日行為後世因。

　　今生富豪家遂順，皆由前世把善行。

　　今生更加把善信，來世福祿壽駢臻。

　　富貴貧賤雖有定，轉移禍福自在人。

　　積善之家有餘慶，子孫越發越隆興。

　　不善之家有餘剩，兒孫嫖賭轉眼傾。

　　婆婆家業蓋通寧，應宜積德留後昆。

　　只徒多把銀錢掙，幾年要買進北京。

　　須知報應如形影，大福大禍自己成。

　　婆婆急早行善徑，保守福基莫因循。

　　何氏聽得此言，罵道：「你這妹崽，怕要癲了！那裡聽些妖言在此亂講？須知你婆以銀錢為命，若是為善枉費銀錢，是要為婆

的命了！如再亂講，定要趕出！」

　　壽姑見勸不轉，只得暗教丈夫修身立德，排難解紛，行無錢之善，惜有用之身。那知年芳幼時慣習，驕傲滿假盡行學會，五倫

八德一概不知。聽壽姑之言，如對牛彈琴，全不張耳。壽姑朝夕憂慮，無挽回之計，幸次年即生一子，倒還寬心，一家歡喜。方滿

週歲，忽然天降瘟疫，喉風流行，極其利害，死亡甚多。青雲之妾忽染瘟症，起病就喉腫項大，飲食不進，三日即死。方才上山，

又把幼兒染著，一家驚恐無措，連請數醫調治，誰知藥也不效；許願禳災，神也不靈，依然死了。一家哭得眼腫聲嘶。那知禍不單

行，幼兒方才人山，年芳與何氏同日又病，壽姑駭得無主，親到灶前焚香秉燭願替夫死。青雲急得神魂不定，日請數醫，全不對

藥。正是：

　　閻王注定三更死，豈肯留人到五更？

　　任你費盡千般力，除了死字總不行。

　　娘母同日而死。壽姑心想：「遭此瘟症，一家六口只剩翁媳二人，如今怎樣下台？」不覺撫屍痛哭道：

　　哭一聲奴的夫珠淚長淌，不由妻這一陣痛斷肝腸！

　　只說是夫妻們百年長享，誰知道鴛鴦鳥半路分張。

　　自為妻過門來同偕儷伉，數年間並無有口角參商。

　　相敬愛如賓客恩情難講，誰不比夫梁鴻妻似孟光！

　　家業大夫婦和好把福享，誰知道樂太極便生悲傷。

　　架一個喉風病從天下降，害庶母染著了一旦雲亡。

　　又害得小姣兒也把命喪，死兩人只說是殃盡則昌。

　　那知道奴的夫皇天不相，與婆婆同得病竟死一雙。

　　呀，夫呀！

　　一家人靠著你擎天一樣，馬門中又靠你接起煙香。

　　丟得奴年輕輕無所依傍，婦人家無丈夫怎得下場？

　　呀，夫呀！

　　守貞節原本是妻的正項，想撫子家族中又無兒郎。

　　你為何忍心去全不思想？丟為妻似浮萍水上飄揚。

　　呀，夫呀！



　　丟公公七十餘孤陽不長，龕堂上又何人事奉蒸嘗？

　　蓋通邑好家財忍把手放，享不盡好福澤要到望鄉。

　　呀，夫呀！

　　你何不等為妻一路同往。到幽冥兩夫妻再效鸞凰。

　　壽姑正在好哭，忽然丫鬟來報，老主人氣死在地。壽姑聽說心如刀絞，急忙收淚來至上房，見公公翻起白眼，在幾上住，即命

人用薑湯水取來餵了兩杯，方才甦醒轉來。壽姑曰：「公公須要寬想，你兒既死不能復生，何必氣他怎的？」青雲曰：「媳婦兒

呀，你看我偌大家業，遭此魔劫，到老來連香煙都斷絕了，好不氣煞人也！」壽姑曰：「公公當要自氣自解，不然倘有不測。媳天

生路，馬姓從此斷矣。」青雲只得收淚起來，經理入殮，抬出安埋。

　　翁媳二人孤孤單單，受盡淒涼苦況。幸得壽姑在公公面前問安視膳，奉養無間。青雲見媳賢孝，心略寬些。壽姑心想：「女子

之道，上事翁姑，下育兒女；今逢此變，只剩翁媳二人，如何結果？須要打個主意挽回造化才好。」想撫族子，又無賢哲之兒；想

要接姑，又是老邁之父；若勉強接來，又怕不好，反轉啕氣，左思右想無計可施。忽見公公步履強健，飲食均勻，似有延嗣氣象。

於是暗中去看便桶，見小便清而不臭，想道：「人無疾則便清，精神充則不臭，這樣看來，不但可以延嗣，而且壽年極高。」遂請

高僧把婆婆、丈夫一併超薦。祭奠已畢，即請老姑娘把接姑延嗣之意告知青雲。那知青雲素習玄功，不貪色慾，聽得此言再三不

允。老姑娘回復壽姑。壽姑想了一會，稟告公公，要把三黨六親請來。青雲問是何意，壽姑曰：「到那日客來，媳有話說。」青雲

以為媳欲改嫁，心中憂悶，不好明言，看他請客如何。

　　是日，諸客齊到，壽姑把公公請出，上席坐定，開言說道：

　　公公在上容稟告，細聽媳婦說根苗。

　　今日諸客齊來到，奴有話言切莫嘈。

　　婦女一生要有靠，三條不可缺一條。

　　在家當聽爹媽教，學習針黹把工操。

　　出嫁願與夫偕老，主持中饋任烹調。

　　倘若丈夫去世早，當隨兒子過終朝。

　　為媳前生罪多造，今生年少受煎熬。

　　兩個婆婆都死了，丈夫去世兒又夭。

　　致令為媳無依靠，身似浮萍水上飄。

　　諸客說：「既無後嗣，何不撫子？」

　　心想撫子承宗祧，奈無好的枉徒勞。

　　「你的意思，又要那們？」

　　人生猶如雪落草，百歲都要入陰曹。

　　既然命苦須趁早，早死早把身來超。

　　青雲曰：「他們雖死，尚有公在，你先前勸我自氣自解，今出此言，將我放於何地？」

　　雖有公公難依靠，又無從公那一條。

　　因此請客把罪告，死免不孝被人□。
　　說明進房須自了，且將紅綾把命交。

　　諸客慌忙留住，曰：「唐大姐，不要性急，轉來大家從中商量。」

　　媳有三事對公表，能從媳命才堅牢。

　　青雲曰：「你說那三件事咧？」

　　第一家事媳理料，反婆舊規立新條。

　　「好得很，能從能從。」

　　第二為善把功造，周濟施捨最為高。

　　「更加好得很，我焉有不從之理？」

　　第三續弦把婆討，琴瑟調和子星招。

　　「此事不大好從，就是討親，我偌大的年紀，那裡還有子咧！此事我決不從。」

　　三件惟此是正道，不從媳命總難逃。

　　公公恕媳多不孝，未曾始終奉年高。

　　蓋世家財都不要，願將性命當鴻毛。

　　說畢，退入房去。

　　諸客勸青雲曰：「你媳要你續弦也是正理，你該曲從，莫拂他的美意。況你翁媳二人，一老一幼，無子無夫，教你媳如何過

日？不如一死全節。你若固執不通，媳一死了，你獨自一人怎樣結局咧？」青雲曰：「好好好，叫他出來。」眾客把壽姑喊出，青

雲曰：「你以三事相要，我以三事相約，倘三件不全，我還是不討。」眾客問：「那三件咧？」青雲曰：「一要才貌雙全，二要少

年閨秀，三要官家子女。」眾客曰：「你出此題目，未免把人難，要當新郎公也要從（寬）些說。」青雲曰：「我家原來巨富，討

親何患無人？不把三全難他，那就討之不贏。」壽姑曰：「既蒙公公允諾，待媳去訪，若有些微欠缺，望公公原諒。」

　　於是托媒訪問，那有這們合式的事？訪了半月，莫得一個。有一廚婦說道：「我那邊黎秀才有一女，十八未字，都還體面，只

未讀書。說成了，未必你公公當真不要嗎？」壽姑曰：「既有此女，望你費心，幸成之後，謝你十金。」廚婦走到黎家，問是做

媒，夫婦喜之不盡，即忙殺雞燙酒。說出馬家，夫婦變色，喊：「快莫講了！」廚婦又描寫幾句。黎老怒曰：「我就貧窮，也無以

少嫁老之理，那有這樣不知趣的！」叫孩子拿打狗棍來送客，廚婦抱頭鼠竄而歸，告知壽姑。

　　壽姑憂思無計，想了三日三夜，想到姨娘身上，「此人莫說三全，就是十全都有！但我媽極愛，怎說得成咧？」又想幾日，還

是無計，「不如歸寧，用言實講，成與不成，聽之於天，不過了我癡心。」遂穿吉服回家。將要進屋，忽見海翁在外，見女驚曰：

「我兒是知禮之人，為何家有三重大孝還穿吉服，不怕旁人說嗎？」壽姑曰：「兒與公公做媒，故穿吉服。」父曰：「說的那家人

女？」壽姑告是姨娘。父大駭曰：「你全不想，你媽當作珍寶，富家子弟求親，他還擇肥擇瘦，何況老人？快莫亂說，免得傷

臉！」壽姑曰：「只要爹爹應允，媽的話兒自去說。」父曰：「只要你媽允了，我有啥說的！」壽姑拜謝進屋，一家大喜，都來問

候。說及死亡，大家弔慰。

　　是夜，壽姑將公公求姨娘為妻之言，稟告其母。傅氏唾面罵曰：「你看姨娘那個樣兒，才同謝女，貌比西施。前日楊孝廉之子

求婚，他臉上有點麻子，我都不允咧，怎說嫁與老人？那們便易哦！」壽姑不敢再說。

　　又耍兩日，夜間辦些酒萊，攜至舊閨，與姨娘對飲。壽姑曰：「相別幾年，未同桌案，今夜交杯，聊敘故衷。姨娘昔日同歸之

言，尚還記得麼？」姨娘說：「此是一時笑言，怎麼記不得咧？」壽姑曰：「我看姨娘這個樣兒，又替你喜又替你憂。」花朝曰：

「此話怎講？」壽姑曰：「我看姨娘面似桃花，目若秋水，玉指尖尖，金蓮小小，而且琴棋書畫，件件皆能，詞賦詩歌，般般可

好，世間那有這樣才貌雙全的郎君來配咧？豈不可喜？又道紅顏薄命，才女多憂，遭逢不偶，幾誤一生。不但此也，倘偶有疏失，



則是明珠墮於泥塗，奇花插於牛屎，欲上不上，欲下不下，豈不可憂？又想姨娘生來，少無父母，見棄哥嫂，家業凋零，孤苦無

靠，我媽憐念，帶回家來撫養成人。這樣看來，姨娘的命不問可知。」說得花朝哭泣不已。壽姑勸慰斟酒，慢慢說道：「姨娘不必

流淚，姪女有番鄙言，望其聰聽：

　　姨娘不必雙流淚，細聽姪女說隱微。

　　人生在世何為貴？有貧有富有尊卑。

　　外公外姿把命廢，丟下姨娘甚狐危。

　　我媽與你是姊妹，接到我家來栽培。

　　如今身長十七歲，未曾與人效于飛。

　　富豪自有乘龍配，孤女那得才郎陪？

　　說了幾處都不對，講到姨娘當面推。

　　後來若把窮人配，缺衣少食要吃虧。

　　那時才教好失悔，未必又學燕兒飛？」

　　「嫁雞由雞，嫁犬由犬，貧富是命，豈有再嫁他人之理？」

　　今夜特來把你會，有心與你做個媒。

　　女羞，轉身低頭不語。

　　你我同是斯文類，豈學俗女把頭垂？

　　對酒談心將文會，才算賢豪女中魁。

　　「既然如此，你講，是那一家？」

　　馬家婆婆把命廢，要娶繼母傍庭幃。

　　「爛嘴爛舌的婆娘！快莫亂講了！」

　　雖然年紀不當對，老夫少妻有古規。

　　「叫你莫講！那有睜眼跳岩，這們背時的古人？」

　　周翁年高九十歲，娶得陳氏二八閨。

　　後生周篁多聰粹，一十六歲中高魁。

　　果考八十才婚配，韋氏十八把他隨。

　　一朝得道歸仙位，他的姓名萬古垂。

　　「那是壽老神仙，你馬家怎麼比得上？」

　　說起馬家真富貴，吳江縣內算他肥。

　　「有幾塊毛田毛土？」

　　良田萬畝自來水，大廈千間甚宏輝。

　　倉內錢財無處費，庫裡金銀幾大堆。

　　「有貝之財，不如無貝之才，我看不上。」

　　公公才高文章美，學入黌案奪府魁。

　　如今居家習酬對，詩詞歌賦考個批。

　　「知他的壽元如何？」

　　公公壽元極高貴，精神充足步如飛。

　　童顏鶴髮容貌美，從無疾病把身危。

　　「有須子的，我總不愛。」

　　男子有須才尊貴，姨娘呀！少去親嘴自無虧。

　　「不怕你會講，我不嫁跟他！」

　　如今有錢才為貴，有財有勢人尊推。

　　姨娘若到我家內，猶如平地一聲雷。

　　老陽少陰何匹配，好似老枝發嫩梅。

　　又比長兄待妹嫁，得個叔叔福自歸。

　　那時才叫美中美，此人不嫁又嫁誰？

　　「好倒卻好，倘一下死了又便怎的？」

　　即或不幸公命廢，姪願一世把姨陪。

　　朝夕唱和作詩對，此中快樂也不虧。

　　「你倒要記得，不要忘懷了。」

　　多感姨娘發慈惠，切莫今是而後非。

　　明早去把爹媽會，當面應本不要推。

　　二人談敘一夜，壽姑歡喜。

　　次日，請爹媽上堂，告以公公姻事姨娘應允了。傅氏曰：「你這妹崽，又來講怪話！慢點，他還看上你家那個老骨頭了？」壽

姑又把姨娘請出。傅氏問曰：「壽姑說你應得嫁他公公，有此話麼？」花朝不答。傅氏曰：「今竟何如？我說你扯誑！」壽姑對花

朝喊了幾聲「婆婆」，花朝臉說曰：「怎倒喊啥？」壽姑笑謂母曰：「我言如何？」傅氏曰：「慢點，應了一聲就是真的？她尚未

曾說話咧，我才不信！」壽姑曰：「婆婆你說一句。」花朝曰：「得，都應得了，有啥說的！」傅氏駕曰：「好莫志氣！就這樣懞

懂，連一個老漢都看上了？後來不要怪我！」壽姑曰：「兒說了的，他不怪你。」傅氏曰：「這才憂人！」海翁曰：「一願二願，

本人心甘意願。別人歡歡喜喜，你要嘰嘰呱呱，不是替人展瘦勁？」傅氏笑曰：「我才多心，當真失格。」大家都笑起來。

　　壽姑請爹媽寫了庚書，回到馬家交與公公。青雲素來曉得的，驚曰：「怎麼被你說成了？」正是：

　　不怕難題目，只要有心人。

　　少女嫁老漢，這才是新聞。

　　於是擇期迎娶，當著眾客把契約交與壽姑，一切銀錢什物，出進買賣，歸他執掌。壽姑於是大開善門，興宣講，設義學，建育

嬰、孤老二院，厚待佃戶，燒燬貧券，入輕出重，凡一切濟人利物之事，無不次第行之。

　　次年花朝身孕，一舉雙男。壽姑盡心撫育，不准出門讀書，自己教訓，取名如龍、如虎。十八歲一同入學，聯科中舉；二十五

歲一點探花，一點傳臚。此時正逢青雲百歲，二子將父期頤、乃嫂節孝，奏聞天子。天子大喜，發庫銀四千兩，原郡建坊。二子告

假還鄉，拜祖宴客。這一台酒，又是百歲，又是節孝，又是功名，又賀牌坊，好不鬧熱！牌坊一邊是節，一邊是壽，遂名「節壽

坊」。惟有贊詞功名，人大多爭論不定。一官善於扶覘，眾人都說請神來做。請得桓侯大帝，贊曰：

　　這老婆如何了得！把天地正氣煉成一塊生鐵。咱老張興漢扶劉，也是這腔熱血。這老婆如何了得！



　　青雲直活到一百五十歲，此時花朝八十三歲，壽姑八十八歲；見孫七代，頂戴滿堂。做台大酒，將要上席，忽然天下大雨，門

外來一官轎躲雨，知客見他品貌非凡，請到客堂，延之上坐。那人也不推卻，問他姓名，他又不說。後見困額有百五壽算，七代元

孫，便問主人姓名，知客將前事一一告知。席罷登堂拜壽，拜畢，索紙筆寫一單條，上寫著：

　　花甲二週半，眼觀七代孫。

　　遇雨來阻隔，文星拜壽星。

　　後寫：「李調元拜題」。方知是雨村先生，再三款留。調元見牌坊贊詞，問知壽姑事跡，十分仰慕，升堂請見。花朝、壽姑出

堂見禮，調元拜畢而去。

　　次日，青雲忽感不快，忙把衣冠穿戴，無病而逝。壽姑、花朝亦相繼而卒。至今子孫茂盛，功名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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